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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编辑部的祝福
圣 野

! ! ! !童心编辑部
里，小弟弟在当
编辑。

投稿的人可
多哩，小弟弟看

到的，听到的，都是想来投稿的。
小弟弟催稿催得勤，一早爬起来，就去向他们要，

晚上为了编稿子，在床上编呀编的，眼睛总合不拢来。
像风，像鸟，像太阳，有时会把稿子，自己送上门

来。像蟋蟀，像蚯蚓，小弟弟请他们写稿，还东躲西藏
的，舍不得交出来。
小弟弟的取稿标准，是这样的：他看上去觉得好

念，就录取了。他听上去觉得好听，就点头了。
但有时候，投来的稿子，刺眼的不好看，刺耳的不

好听，小弟弟反而觉得，非用不可，因为小弟弟觉得，他
认为世界上第一等稿子，是使人流泪的稿子，是使人感
奋的稿子。

小鸟树上唱一唱，小草泪水亮一亮，在早上，是篇
好稿子。小羊丢了，小狼逃，小妹妹追，这是一篇催人泪
下的好稿子。

中国自有了胡适的《尝试集》，就开始有了适合娃
娃口味的新童诗。
这次一人一首，一共选了 !"#首，让

我们向 !"$位入选的大诗人、小诗人，送
上一份马年的祝福！

本文为!新编童诗 !"#"序

徐志摩和陈从周
徐正平

! ! ! !在最近的电视和报纸上，有些把已故的古建筑园
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说成是诗人徐志摩的表
弟，这显然是误传了。我与在洛杉矶的表妹陈胜吾（陈
从周长女）联系后，觉得还是将事实澄清一下为好。

翻开陈从周写的《徐志摩年谱》及浙江海宁的《蒋
氏家谱》，里面交待得十分清楚。徐志摩是浙江硖石人，
其父徐申如在三兄妹中排行第二，大哥蓉初，小妹念
慈。这个念慈孃孃，后来嫁给硖石镇上的蒋谨旃当妻

子，他们生下的
第二个女儿蒋
定，长大后就成
了陈从周的夫
人，因此陈从周

是徐志摩的嫡亲姑表妹夫。
陈从周出生于杭州，祖籍是绍兴道墟杜浦，他和徐

志摩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关系，即志摩的大伯蓉初有
个女儿，嫁给陈从周的二哥当媳妇。由于从周父母故世
得早，而这位二嫂对幼小的叔子十分照应，所以陈从周
对二嫂的恩情始终铭怀于心。

%&%'年生的陈从周只见过年长他 ()岁的徐志摩
一眼，而且还只是个背影，但他为这位兄长却做了不少
事情，大多是顶着风浪而为的。譬如写《徐志摩年谱》，
初版印于 %&*&年秋，当时政权更迭，不少人说他多此
一举，徐悲鸿也来信劝他：“志摩年谱鄙意出版后欢迎
者恐不甚多，盍用精力从事其他工作乎？”，但倔强的陈
从周还是执意出版，他在《年谱》中写道：“我编这本书
的动机就是单凭感情所起的作用，觉得现在再不给志
摩写出来，往后恐怕更难了。”

+&"$年 *月陆小曼病逝上海华东医院，临终前将
《徐志摩全集》的一份样本及陆小曼自己画的山水手卷
等物交给了陈从周，幸亏陈及时将《全集》送给了北京
图书馆，将手卷移交给浙江博物馆，从而躲过了浩劫。
同样，为修复坐落在硖石西山公园内的
徐志摩墓及志摩二子小彼得的墓，陈也
是煞费苦心，四处奔波，最后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终于得到落实，尽到了表妹
夫所能尽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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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癸巳年最后一个时辰，老马正专心
致志再次擦拭自己的腿脚，忽觉背上一
凉，又似有条鞭子在身上一抽一抽。原
来是蛇大哥在向它打招呼。
老弟怎么还不抓紧休息一下啊，不

一会该你忙了。我当了一年班，累坏
了，总算轮到你上岗了，我好轻松轻松
啰！
蛇哥当了一年班，有何见教可点拨

小弟一二啊？老马讨教。
当今世界，机会与危机共临，困难

和希望并存，我谈不上经验，最大的体会应该是在其
位，负其责，多办实事，不讲空话，亲诤言，远阿谀
……

蛇还未讲完，就被一阵惊天动地的喧闹声打断，
顷刻间，鞭炮齐鸣，响声雷动，丛林众生一个个拱手
抱拳向老马奔来，个个口吐莲花，吉言不断：老马识
途！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平素威严
的老虎，此时也放下身段，笑嘻嘻送上一枝马蹄莲。
老马顿觉头发晕，脑发涨，屁股上开始麻辣辣疼

起来。老马定了定神，理了理思绪，连忙向大家摆手
道谢：谢谢诸位美言！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仔细想

想，老马我身上也有不少缺陷呀，从古
到今也流传着不少并不美妙的传说呀，
比如：马失前蹄、徒增马齿、马大哈、
马后炮、露马脚……等等。所以，对诸
位刚才的好话，我只能当作鼓励，作为

鞭策，在任期间，决不可被高帽子套牢，弄昏头脑，
辨不清方向……
老马顿了顿，又对老虎说，比如你，以后也要尽

量离我远一点，自己的事要独当一面，尽力做好，不
要总是来找我帮忙，你我混在一起，好事也会变坏
事！老马话音刚落，狐狸就鼓起掌来。狐狸说，马哥
就是明白人，高瞻远瞩，什么都看得清。今后你们谁
都不要再拍马哥屁股了！
老马忍不住笑了起来，指着狐狸说，怎么你刚开

口，我的屁股又痛了起来啊？你是不是也把我当老虎
呀，这位虎哥过去可不是糊里糊涂被你牵着鼻子一路
跑啊！狐狸脸一红，嗫嚅道：马哥这么敏感啊，我可
不敢了……
唉！老马叹了口气：当家人，样样要注意，脑子

不清醒哪能行，记得有句话叫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
回家卖红薯。我如当班当不好，也只有把头颅断了做
把琴，去跟黄舒骏唱歌啦！
唱啥歌？当然是《马不停蹄的忧伤》啰！

上海竹枝词咏年景
朱少伟

! ! ! !在上海竹枝词中，保
存着从前申城的春节风
情。

昔日，上海人从腊月
廿三开始，就为过年忙碌，
当晚各家各户皆“祭灶”。
相传，“灶王”乃天庭派来
察看善恶之神，平日记下
所见所闻，回去“述职”时
会详细汇报。人们想使这
位“钦差”开心，遂于午夜
从灶台揭下神像，放进纸
轿一道焚烧，恭送其上天。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在这
之前已供上饴糖所制“元
宝糖”和茨菰等，将其嘴巴
“粘牢”，只会发“是个是
个”声，不能讲坏话。因而，
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
云：“柏子冬青插遍檐，灶
神酒果送朝天。胶牙买得
糖元宝，更荐茨菰免奏
衍。”

翌日，为了清清爽爽
迎新，要大扫除（亦称”庭
除”），但绝不会触碰屋檐
下的燕巢，“春归燕”被认

为是吉祥的，张春华的《沪
城岁事衢歌》注释谓“拂拭
庭除必于腊月二十五日”，
并云：“飞尘萦拂罥阶苔，
此日庭除次第开。寄语画
梁须护惜，好留燕
垒待归来。”
除夕，要在门

上贴春联，用以表
达迎新愿望，东海
闲人的《除夕竹枝词》云：
“句不嫌陈纸必新，好将贫
富验比邻。门前早有宜春
帖，座上应无欠债人。”接
着，团聚的亲人吃丰盛的
“合家欢”（年夜饭），气氛
无限热烈，映雪老人的《除
夕竹枝词》云：“年年吃惯
合家欢，鲜肉红烧水笋干。
鸡切块头鱼切片，醋烹芥
辣十分酸。”在“守岁”时，
孩子们便缠着大人讨“压

岁钿”，尊长会慈祥地先叮
嘱儿童新年要有新进步，
再掏出准备好的钱，朱延
寿的《岁事竹枝词》云：“狐
裘貂帽礼谦恭，车马盈门

兴倍浓。果盒莲羹
陈列遍，儿童压岁
仆恭封。”与孩子们
之乐相反，当晚那
些欠债未还者就惨

了，被债主讨“年节债”追
得四处躲避，一首佚名的
《竹枝词》云：“无地堪容避
债台，一年积欠一宵催。店
门关到质钱库，还点灯笼
走一回。”
正月初一，人们清晨

即起，给儿童穿上新衣。早
饭前，殷实人家陈列糕饼、
蜜枣、桂圆等，一般人家则
摆出汤圆、细粉、枣子茶
等，祭祀天地和祖宗；同
时，或插冬青、柏枝（取“长
青”之意），或以腊梅、天
竹、水仙为岁朝清供，俞槐
青的《上海竹枝词》云：“满
街锣鼓闹喧哗，旧历新年
祝岁华。偏事俗尘多韵事，
腊梅天竹水仙花。”其间，
遇亲友上门做客，要敬泡
着两枚青橄榄的“元宝
茶”，请吃“年酒”时桌上必
备“春盘”,由生菜、鲜果和
春卷等拼装而成-，那整条
的鱼始终无人动箸 ,寓意
“连年有余”-，海上钓侣的
《过年竹枝词》云：“亲朋齐
集坐中庭，摆出佳肴酒满
瓶。如此春盘须畅饮，莫辞
过量酒难醒。”

正月初四，鲤（同沪语
“利”谐音）鱼成为热门货。
买回鲤鱼后，或以红丝穿
鳍，或以红纸裹尾，头尾翘
起像个大元宝，俗称“元宝
鱼”，午夜在爆竹声中迎接
“财神”时用作供品，朱文
柄的《海上竹枝词》云：“元
宝高呼送进来，财东今夜
又招财。鲤鱼不跳龙门去，
也逐金银上供台。”
正月十三，流行“爆孛

娄”，即把蒸熟并晾干的糯
米或玉米等投入热锅翻
炒，若膨胀成花，则“流年
吉利”，李行南的《申江竹
枝词》云：“糯谷干收杂禹
粮，釜中膈膊闹花香。今朝
孛娄开如雪，卜得今年喜
事强。”
正月十五前后，街市

均张灯结彩。其中，元宵夜
最为热闹，龙湫旧隐的《申
江元夜踏灯词》云：“雕栏
画槛影层层，儿女争看走
马灯。闻说庙园花样好，金
钱买得价频增。”在赏灯
时，妇女们要结伴“走三
桥”，传说这样能抛百病，
陈金浩的《松江衢歌》云：
“元宵踏月闹春街，同走三
桥笑堕钗。一路看灯归去
晚，却嫌露湿牡丹鞋。”当
晚大家还要吃汤圆、馄饨，

并恭迎“灶王”归来，倪绳
中的《南汇县竹枝词》云：
“正月半夜接灶君，荠菜圆
子肉馄饨。儿童放出茅塘
火，又见塔灯现庙门。”
至此，才算过完年。上

海竹枝词对于黄浦江畔年
景的生动描述，令人回味。

十六字令二首
徐梦嘉

! ! ! !追#

鏖战沙场千百回#

举弓箭$

骑射显神威#

奔#

扬鬛长嘶卷逸尘#

惊飞雁$

鞍上李将军!#

!飞将军李广。

刻汉代人马图印并作

炸出来的年味
王奇志

! ! ! !在过去，年货的品种没有这么多，
供应也不是很通畅，许多家庭都会自己
动手制作，其中又以油炸的年货居多。
小时候，粮店里定量供应“富强面”，我
们平时都不怎么喜欢吃。为了不浪费配
额，过年前，家里就会到粮店把剩余的
面粉定额全买回来。在面粉里略加些
糖，和成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一
片，均匀撒上白芝麻，然后用刀切成两
指宽。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在一旁帮忙，
根据各自的兴趣把它切成菱形或三角
形，作为个人识别的标记，此谓之“麻
叶”。另外把一部分面抻成条，粗若小儿
手臂，扭成一个个阿拉伯数字“'”的形
状，然后在“'”的空心部分填充少许黏
糊糊的豆沙馅，谓之“扭酥”。再把一部

分面抻成手指般粗，扭成麻花状，谓之
“扭八字”。至此，各种年货的面坯也就
准备得差不多了。

把一口大锅架到柴灶上，倒入菜
油，以猛火烧沸，然后
把各种面坯下到滚油
里炸。至于怎样掌握
火候也是个技术活。
炸“扭八字”还相对容
易些。麻叶太薄，在滚油里稍稍变色就
要用捞篱及时捞起，利用油的余温将之
炸酥。若是等到火候刚好时再捞起，不
一会就成为黑炭了。而炸扭酥，要用捞
篱不时轻轻推动，使之均匀受热，若是
用力稍重，豆沙馅就会从中脱落，成为
各不相关的两种食品。

炸好的年货，滤干油后，盛在一只
大竹箩筐里，通常会有大半箩筐那么
多。春节期间有客前来，就用瓷碟盛以
飨客，或者到亲戚家拜年，用油纸包上

几包送人，也属于是
人情味很浓的年礼。

倘若条件合适，
家里也会做一些芋
角。先把槟榔芋削皮

后煮熟，略加些糖，一同捣成芋泥。将面
和匀，擀成面皮，以芋泥为馅，包成饺子
的形状，把口子捏紧，然后下油锅炸酥。
当然了，正宗的芋角，馅里还应该有精
肉、虾仁、冬菇一同剁成的细末，混合在
芋泥里。只是这在过去，多少有些奢侈。
其中的关键是面皮要干湿适度，既不能

有太多的水分，又不能太干，不然在沸
油中极易散裂开来。炸芋角若是散开，
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由于制作工
艺繁琐，芋角也不是每年都能吃到的。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用虾汁加淀粉制成
的虾片，只须在滚油里一炸，就会膨化
开来，嚼起来“嘎巴”响，味道清鲜芳香、
酥松可口，是小孩子的恩物。

旧日时光渐渐远去，家中已经多年
不再制作油炸的年货。而过去之所以那
么热衷，是因为平时很少能够吃到，加
上口感香脆，所以才大受欢迎。

聆听新年
韩 晶

! ! ! ! ).+/年的某个冬夜，因为失眠，我
听到了以前不曾听过的声音。我闭着眼
睛躺在床上，躺在被月光浸染得深深浅
浅的夜色里。突然，“啪”的一下，家里某
处传来一记短促而清脆的声响，夜深人
静之际，格外刺耳。隔了几分钟，又是一
下，再隔几分钟或许更长时间，再是一
下。有时是单独的一记响，清脆，决绝，声
如裂帛；有时则是一
连串的声音，轻微而
急促，如小动物的利
爪击挠树桩。我惊起，
开灯，推醒枕边人，楼
上楼下地查看，疑是家里进了不明之物
或者盗贼夜袭，然而却是平安无事。复睡
下，竖起耳等它再响，竟再无动静。直到
困乏，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父亲说他也听到了这些声

响。老人家睡眠浅，夜间动静好比浅水里
的鱼儿，总会在耳畔搁浅。父亲关照我，
以后再听到这声响不必起床查看，那不
过是楼板干裂的声音。听了父亲的话，不
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一位久远的朋友，
他是个旅行家，曾多次夜宿山林，他说他
在深夜曾听到树木生长的嘎嘎声。此刻
经父亲这么一说，我顿时了然。家里从二
楼半到三楼全部是木结
构，木，既要生长，亦会腐
朽，而我家装修已十年有
余。原来，我在寒冷的冬夜
听到的，正是木之腐朽声。

).+/年的冬季，对我
而言已无悬念。我自认为
很重要的两件事，耗时两
年制作的纪录片自六月播
出后，即成往事一桩，赞誉
也好非议也罢，皆为浮云。
而呕心沥血拍摄的电影也
尘埃落定，由此遭遇的人

和事已不堪再提。这样的心境，使我对这
些声音格外敏感。每当深夜熟睡时，被楼
板的爆裂声猝然惊醒后，便不再入眠
……
渐渐地，我发现我能在黑夜里听到

更多的声音。我听到窗外无边落木萧萧
下，黄叶从树梢上脱落，发出细微而绵柔
的声响，仿佛透出丝丝不舍。一只空巢静

静地悬卧在光秃秃的
树丫上，那是飞鸟在
春天筑的巢穴。

再后来，随着
).+/ 年越来越快地

流逝，越来越多的声音涌向我的耳畔。我
听见屋后新月隆隆升起的响声，窗前玉
兰树在寒风里孕育花苞的声音。在一个
半梦半醒的清晨，那对筑巢的飞鸟带着
它们的孩子又回到了老巢，我甚至听见
了雏鸟喃喃的梦语。我还听见，新年驾着
马车由远及近，声如响雷，势不可当。
一边是物质腐朽的声音，一边是万

物复萌的轰鸣。我已辨识不清，这些声音
究竟是我真实听到，还是梦里所闻。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蛇年带着人

们的嬉笑怒骂远去了，而马年新春已分
秒不差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 ! ! ! 亲 历 土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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